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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渡口：
红军长征中
最后一次渡过大河

从江西于都出发，跨

过湘江、乌江、金沙江、大

渡河……红军一路闯过

无数天险，而渭河正是这

漫长征途中最后一条必

须跨越的河流。

跨过这道封锁线，

陕甘根据地便在眼前；

跨过这道封锁线，长征

将迎来胜利曙光。

1935年9月23日，

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

力东进，佯攻天水，主力

部队趁机急行军折向西

北，摆脱重兵阻击，几天

后在甘肃省武山县鸳鸯

镇渡过渭河。9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

榜罗镇召开常委会，决定

迅速北上，与西北红军和

红二十五军会合。

一年后，红四方面

军也从鸳鸯镇渡过渭

河。1936年8月，红四

方面军进驻鸳鸯镇后，

在这里开展了40多天

的革命活动，还建立了

武山县苏维埃政府。

两个月后，红二方

面军两路纵队分别抵达

甘谷、武山一带，突破渭

河，这也是红军长征中

最后一次渡过大河。

1936年10月，红军

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

夏将台堡会师。这标志

着历时两年、行程数万里

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实

现了党和军队的空前统

一和团结，实现了党中央

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当年红军三大主力冲破最后一道大河封锁线 今天渡口畔建起西北“菜篮子”

人民的幸福生活是长征最好的续章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董凤龙 戎钰 余宽宏 成熔兴 鲁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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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渭河，狼狈极了，遭敌侧击，渭河上游下暴
雨……”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以寥寥数笔，记
录了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强渡渭河时的艰险。

渭河，是红军长征途中，国民党军依托大河所设
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1935年9月至1936年10月，红一、红四、红二
方面军主力部队进入甘肃省武山县，经由鸳鸯镇、洛
门镇等渡口强渡渭河挥师北上，最终在甘肃会宁、宁
夏将台堡实现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7月22日，湖北日报“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
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全媒体报道
组，抵达甘肃省武山县鸳鸯镇渭河渡口。

90年山河巨变。眼前的渭河波澜不惊，令人无
从窥见它阻拦红军北上时的凶险。如今，渭河上多
座大桥凌空飞架，串起两岸人家的烟火日常。来自
红军渡口的优质蔬菜，也顺着路桥摆上了全国千家
万户的餐桌。

正是当年那“狼狈极了”的生死一渡，为中国革
命闯出了向死而生的坦途。

有战士牺牲在渭河 倒在了大会师前夕

大学生感到揪心，又心生敬意

去陕北！1935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
宕昌县哈达铺召开干部大会，第一次把长征的目的
地确定为陕北，“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

“红一、红四方面军渡渭河时，河水水位较低，遇
到的阻击力量较弱。最后渡过渭河的红二方面军战
斗最激烈。”在武山县红军长征强渡渭河纪念馆，武
山县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悾介绍。

1936年10月9日、10日，红二方面军两路纵队
分别抵达甘谷、武山一带，准备强渡渭河。行动前，
空中有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狂轰滥炸，后方有胡宗南
部紧追不舍，眼前的渭河却因连降大雨水位暴涨。

渡河时，有少数体弱战士不幸被河水卷走，在大
会师前夕永远停下了脚步。

王悾的介绍，让青海师范大学新闻学院2023级
本科生米小锁既感到揪心，又心生敬意：“红军战士
闯过一个又一个险关才走到了这里，早已将生死置

之度外。正是他们这种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
才换来如今中国人傲然面对世界的底气。”

纪念馆里，一幅石印马克思像让报道组集体驻
足。浅褐色的纸张上，上方写有“马克思”三个字，下方
则印有“共产党的主张”：领导工人反抗厂主和老板的
剥削压迫；领导农民反抗地主富农的压迫和剥削……

王悾介绍，这幅马克思像，是红二方面军左纵
队途经武山开展思想政治宣传时遗留下来的。“这
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历史见证。1975年从温泉公社
征集，后经甘肃省文物局专家核评为一级红色文
物。”王悾说。

“这些主张都是老百姓期盼的。这就解答了为
什么长征路上，有那么多人愿意帮助红军、跟红军
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朱晓
微在仔细阅读后感慨。

祖辈为红军拆门板、搭便桥

“红军和共产党从未辜负这份信任”

陇山苍苍，渭水泱泱。绵延800多公里的渭河，
经历过陇原上的红色烽火，也见证了一座座现代化
大桥拔地而起，拥它入怀。

7月22日下午，在鸳鸯镇渭河大桥桥头，红色
宣讲员杨胜平正在为游客讲红色故事。不远处，“红
一方面军长征强渡渭河纪念碑”矗立，成为他讲述时
庄重的背景。

72岁的杨胜平家就在鸳鸯镇。他小的时候，镇
上还没有桥，也没有渡船，想去对岸只能趁水位低时
挽起裤脚蹚水，如果下雨涨了水，就只能在家等。

“您是不是从小就盼着家门口能有一座桥？”武汉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余文昊不禁问道。

杨胜平笑着接过话头：“何止是我盼着，我爷爷
那辈就盼着了。”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鸳鸯镇，准备强渡渭
河。杨胜平的爷爷听说“红军是解放穷人的队伍”，得知
部队没船过河，他赶紧回家拆门板，帮忙搭建便桥。

那时，杨胜平的爷爷就想着，如果家门口有座桥
该多好。

20世纪70年代，镇上有了大桥。杨胜平在桥
上来来往往，看着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2017年，新鸳鸯镇渭河大桥建成通车，连接了
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桥那头的世界变大了。

“杨胜平的爷爷当年相信红军，义无反顾地拆下
门板帮其渡河；而红军和共产党，也从未辜负这份信
任。”余文昊说，“他们用奋斗和牺牲，‘还’给了这片
土地一个盛世。”

渡口畔建起万亩蔬菜种植基地

“这就是红军长征过渭河最好的续章”

从鸳鸯镇出发，车行30分钟，便进入武山县洛
门镇郭家庄村地界，这里毗邻甘谷县。红二方面军
在武山强渡渭河的渡口，离这里只有几公里。

武山县大南河流域蔬菜种植基地，就铺展在这
片被渭河支流滋养的“富地”上。

放眼望去，连片钢架大棚错落有致，延伸到远山
脚下。

正是种蒜时节，田垄间，62岁的郭家庄村村民
陈银海戴着草帽，向大学生示范讲解。

郭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奇峰介绍，陈银海是当
地种菜能手，“很会从地里刨钱。”

“有些人在城里打工，收入可能还不如我们种
菜，现在留在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陈银海告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大南河流域是武山核心蔬菜产区，这一带蔬菜
种植面积有5.2万亩。”站在地头，武山县蔬菜研究
所所长赵昱亮介绍，渭河及其5条支流贯穿武山，令
其拥有发展蔬菜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目前，武山已成为辐射西北地区的“菜篮子”，是
国家级蔬菜标准化示范县，有“陇上菜都”美誉。
2025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42万亩，产量140万
吨，产值45亿元。

赵昱亮说，武山产的番茄、黄瓜、莴笋等16类蔬
菜38个产品被认定为国家A级绿色食品。武山的
菜，装上车，通过桥，沿着路，一路疾驰，送到全国人
民的餐桌上，甚至出口至东南亚等地。

“9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
成为大西北的‘菜篮子’吧。”米小锁感慨，如今这片
土地上的人在家门口鼓起了腰包、过上了好日子，

“这就是红军长征过渭河最好的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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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之行，让我难忘。
我参观了天水武山红

军小学，这所小学就在鸳
鸯镇渭河渡口附近，以前
叫“鸳鸯小学”，后来改成
了现在的名字。

校园里随处可见红
色文化元素，墙上挂着革
命历史图片，走廊里贴着
学生制作的红色主题手
抄报。

我问一个三年级的小
男孩：“你觉得红军精神在
今天有什么用？”他想了一
下说：“红军不怕困难，我
们学习也要不怕困难。”

我忽然想起书上说，
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有的
小战士才十几岁。这一
刻，我非常感动：那么小的
战士，得怀着多么强大的
信念，才会走上那条布满
艰险的信仰之路。

我还去了一个当地很
有名的蔬菜生产基地。村
里人很热情，邀我一起种
大蒜，我二话不说就和他
们一起下地。翻土、按蒜
瓣、盖土——这些活我很
熟，很快就上手了。

他们都很惊讶。我说
我在俄罗斯会种土豆、黄
瓜、西红柿。他们听了哈
哈大笑，说：“原来你是行
家！”

一位村民告诉我，他
在家里种菜比很多人在城
里打工更赚钱。他悄悄地
说，他的两个儿子结婚、买
房、买车，他一共“赞助”了
90万元。

我听了感到不可思
议，中国西北农民的生活
水平远比我想象的要好。
要知道，埃德加·斯诺在

《西行漫记》里写道，陕北
“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
困的地区之一”。武山虽
属甘肃，但和陕北同在大
西北。

我想，这应该就是 90
多年前，那些红军战士所
期待的未来吧——孩子能
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土
地能长出足够多的粮食，
每个普通人都能靠自己的
双手过上好日子。

红一方面军
长征强渡渭河

纪念碑

甘肃省武山县鸳鸯镇渭河大桥横跨两岸，红一方面军曾在此地附近强渡渭河。


